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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洪蔚 李芸

承载与春晚一样的期待

在叶永烈看来，倾力打造第六版《十
万个为什么》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给自己
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将承受比做前几版
时大得多的压力。
叶永烈是看着《十万个为什么》“出

生”、“长大”的。51年前，就读于北京大学
化学系、年仅 20岁的叶永烈，因为文笔
好成为当时《十万个为什么》最年轻的、
也是写得最多的一个作者。半个世纪以
来，《十万个为什么》已历经 4次修订，叶
永烈都在作者队伍之列。今年，第六版启
动，叶永烈再次“披挂上阵”。
叶永烈说：“就像春晚一样，1983年

第一次办时，由于开创先河，令观众耳目
一新，受到普遍的欢迎和称赞。但是一年
又一年，春晚得到的评价却总是批评多
于赞誉。不仅因为众口难调，更重要的是
前面的成就太高，超越很难。”
《十万个为什么》的过去也有着太多

的辉煌和美誉，它是几代中国人童年和

少年时代的集体记忆，它再版多次、发行
量超过《毛泽东选集》，它“差不多是所有
中青年科学家的启蒙读物”……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不是一件易事。

叶永烈说：“现在第六版才刚刚启
动，就有很多人开始关注、讨论它了。不
像我们做第一版时，只管把一篇篇文章
写好那么单纯。”

再有，与春晚创办之初一样，首版
《十万个为什么》诞生于文化生活匮乏、
信息闭塞的年代，而现在则是图书品种
丰富，信息途径多样化，要让再版《十万
个为什么》企及过去辉煌，似乎已成为一
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即使是给自己出难题，叶永烈还
是认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再版《十万个为
什么》非常必要，“时代在前进，多了许多
新的未知，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回答”。

网络问答难以构成威胁

如今维基百科已无所不包，百度“知

道”有问必答，微博中弹指间问答互动
……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没有你
得不到的答案，只有你问不到的问题，我
们还需要纸质本《十万个为什么》来给我
们答疑解惑吗？
科学松鼠会成员、新版《十万个为什

么》的作者之一云无心认为，如今的网络
问答还不能构成威胁。
他说：“首先，网络上确实可以搜索

到各种答案，但是，网络上搜到的答案良
莠不齐，正确答案散布在各种不靠谱的
信息中。家长和孩子大多没有能力去分
辨哪些信息是正确的，那些信息是不可
靠的。这样的一套书，需要依靠作者专业
背景和编者资质来作为‘靠谱保证’。”
“其次，可读性对信息的传播影响很

大，对孩子来说尤其如此。这套书对于作
者的选择，不仅仅是看知识背景，还要求
具有一定的文字能力，这对于提升孩子
们的接受程度也很重要。”
这一点同样被叶永烈认同。他给记

者讲了一个例子。多年以前，著名作家冰

心发烧住院，做了化验后，医生告诉她白
血球很高。冰心问医生，为什么白血球会
高？医生讲了一通理论却怎么也解释不
清。正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去看冰心，
便告诉她：“这就跟国家发生动乱一样，
警察势必增多，白血球就是你身体里的
警察。”
“就是这么一句话，冰心大致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叶永烈说，“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可读性仍是立身之本。”
再次，云无心还认为，网络问答难以

胜任，在于网络搜索虽然可以得到答案，
但给不了孩子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逻
辑。而这实际上是《十万个为什么》所要
给予孩子们的更重要的东西。
“对孩子的科普，我认为传播具体的

知识只是一种‘载体’。最核心的目的是
让他们在具体的例子中潜移默化地形成
科学逻辑，培养理性客观地认识事物的
思维方式。满足并且进一步激发他们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才应该是少儿科普最
重要的理念。”云无心说。

作者说

压力，来自何方？

与科普的渊源

出生于 1941年的杨雄里，没有赶上
《十万个为什么》的时代，1962年第一版
《十万个为什么》问世时，“我已经上大学
了，过了读《十万个为什么》的年纪”。
然而，他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读过前

苏联作家伊林的同名科普读物———《十
万个为什么》，成为科学家后，他与科普
事业、与《十万个为什么》多有渊源。
在第五版《十万个问什么》中，关于

脑认知科学的内容，并入了“人体”卷中，
杨雄里不仅出任了编委，而且亲自撰写
了两个条目，是该版编写过程中，少见的
编委、作者合一的例子。
肩负探索中国新科普途径的新版

（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在形式与体
例上，都与以往有较大的不同。前几版在
布局上，基本以学科为分卷单元。新版
《十万个为什么》则分成两大板块，一是
学科、一是主题，呈现出 18卷本的格局。
“大脑与认知”、“古生物”是新增的

主题卷本，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中科
院古脊椎所所长周忠和分别出任主编。
周忠和出生于农村，“家里穷，小时

候没有读过《十万个为什么》”。上中学
时，接触的第一本科普读物是《化石》杂
志。巧合的是，他最终成为一名古生物学
家，目前正担任《化石》杂志主办单位的
所长。

两位科学家出任儿童科普读物的主
编，同样出于一种科学家的责任感。“科
学家有几种方式为社会发展作贡献。”杨
雄里说，“除了探索科学前沿外，把科学
探索深入浅出地告诉公众，也是极为重
要的一种。”

优势：比教科书更前沿

脑认知科学，是目前国际上的热门
领域，对大脑奥秘的探索，是人类认识大
自然的“最后前沿”，从目前征集上来的
问题看，杨雄里说，也反映出孩子们对大
脑功能的好奇———“脑怎样指挥身体？”
“爱因斯坦的大脑与我们的有什么不
同？”“脱口而出的话没有经过大脑吗？”
这些问题，恰恰涉及了脑认知科学的前
沿领域。
科学家做科普，有一个极大的优势：

及时把握科学的最前沿。
以古生物为例，目前我国的古生物

学在国际上具有极高的声望，提出了很
多新的观点和成果。今年夏天，我国古生
物学家徐星等人在国际上提出，始祖鸟
不是鸟，而是恐龙的最新的假说。周忠和
说，尽管这还不是定论，我们在编写关于
鸟类起源的条目时，可能依然会沿用始
祖鸟是鸟类祖先的观点，而这种新的、前
沿的观点，也一定要在编写中体现出来，
告诉读者其中的原委。

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李远涛看
来，一流的科学家做科普，在学科体系的
完整把握上，是科普作家无法比拟的。对
此，两位主编都成竹在胸。

杨雄里说：“我们会先做一个顶层设
计，一方面围绕青少年感兴趣的问题，另
一方面，要体现学科前沿，特别是教科书
上没有的问题。”
周忠和说：“我们会在收集上来的、青

少年感兴趣的问题的基础上，在问答设计
上，体现学科的系统性和整体风貌。”
而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对科学家

来说，却是一份挑战。

挑战：写论文易，写科普难

“深入浅出”，说来容易，做来难。20
多年来，杨雄里在探索科学前沿的同时，
也一直坚持做科普，从多年的科普经历
中，他深知，对科学家来说，“写学术论文
易，写科普难”。
因此，杨雄里目前正在做一项重要

的筹备工作：组建一支科学家与科普作
家携手的《十万个为什么》创作团队。
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杨雄里刚好

与科学松鼠会的姬十三，就《十万个为什
么》的合作问题，进行协商。姬十三曾是
杨雄里所在的复旦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
所的研究生，有着这样的渊源，姬十三毅
然同意，邀科普写手一起加盟。

“深入浅出”对周忠和来说，压力相
对较小。古生物是青少年极为向往的领
域，长期以来，我国古生物界一直有着良
好的科普传统和科普人才。“我们需要做
的，就是用一流的科学家，为每个条目把
好学术关。”目前古生物卷已经邀请到吴
新智、张弥曼、戎嘉余等一批院士、专家
加盟担任编委。
“对于《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条目

性科普读物来说，以我国古生物界科学
家的科普经验，应该说完全可以胜任。”
周忠和说，然而，在面对这个科普大工程
之际，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也谈到
了对我国科普事业前景的一些思考。
在周忠和看来，能写出一流科普作

品的人不一定是有成就的科学家，但应
当具有比较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训练的
基础；同样，一流的科学家也可能会产生
一流的科普作品。而目前在我国，一流科
学家愿意做科普，愿意花大力气做科普
的，为数不多，使得我国在科学与科普结
合方面，不够活跃、不够多元化。很难出
现像霍金、斯蒂芬·杰·古尔德这样的在
科学—科普之间游走自如的大家。这种
传统，影响着我国科普事业，进而影响科
学事业的发展。
因此，如果能通过新版《十万个为什

么》的编写，磨炼出一支科学、科普相融
合的队伍，是很多热心科普的科学家的
共同愿望。

科普是我们的责任 从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工程启
动以来，李远涛就经常碰到这样的疑
问：在互联网时代，孩子还会不会读科
普书，会不会读《十万个为什么》？

面对这样的问题，李远涛也在思
考：网络时代，我们给孩子一套怎样的
《十万个为什么》？

围绕这些问题与困惑，日前，本报
记者采访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李远涛。
《科学时报》：继广播、电视等媒体

后，互联网成为一种更便捷的获取知识
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纸质、大
部头、“全景”式的科普读物，存在的意
义在哪里？

李远涛：很多年来，随着
网络越来越普及，成为一种获
取知识、信息的高效手段后，
出版界也一直面对类似的疑
问和挑战。

在国际出版界，目前有一
个共同的判断：在互联网的挑
战面前，纸质书的地位会发生
变化，但读者对纸质书的需求
不会消亡，它依然会在图书
馆、在读者的家中存在。

但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传
播手段，互联网对纸质书提出
了挑战，纸质书必须适应这种
变化。
《科学时报》：具体到新版

《十万个为什么》，为应对挑
战、适应变化，要做些什么？

李远涛：首先，在新版《十
万个为什么》的定位上，与前
五版有很大的不同。

前五版的定位，以传播知
识为主要目的，而新版《十万个
为什么》则在传播知识的同时，
更注重科学精神、科学素养的
传播与培养，对“为什么”的回
答，是开放式的、探索式的，引
发读者更多的思考，甚至引发
出另一个“为什么”，是新版《十
万个为什么》的主要目的。
以“人运动了为什么要喝

水”为例，这个问题在第一版就已经出
现了。以往几版都从单一角度进行解
答。实际上，解答这个问题的角度很多，
生理学、病理学、运动学的等等。在新版
中，我们会汇集几家观点，使这个问题
的答案更开放、更多元。甚至在新版中，
我们还会给出一些目前没有既定答案
的问题，引发读者探索、思考。
这种传播方式，与互联网上固定的

知识，有很大的不同。也是互联网目前
无法做到的。

其次，新版《十万个为什么》极其注
重知识的权威性、前沿性和准确性，这
也是互联网无法比拟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邀请了

100多位院士参与，各分卷的主编大多
是院士，活跃在我国学术界的最前沿，
他们除了可以确保编写的权威与准确
外，更使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可以涉及
很多正在研究中的最前沿问题。
《科学时报》：互联网作为一种技

术，对很多领域提出挑战的同时，也提
供了新的手段，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将
如何更好地利用新技术。

李远涛：我一直认为，纸质书不会
消亡，但固守纸质书是没有前途的，《十
万个为什么》从启动之初，就在探索传
统读物与新技术的结合。

从今年夏天起，我们就在网上开了
《十万个为什么》的微博，与公众保持交

流与联络，从目前看，收到了很
好的效果，从微博上，我们收集
到来自读者的建议，及时了解
了读者的需求，甚至通过微博，
我们还找到了一些潜在的科普
作者。
截至目前，《十万个为什

么》的微博已经有 10766位粉
丝，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
长。

从第一版以来，《十万个为
什么》每一次推出新版都是全国
性的大事件，是一次科普工程。
新版《十万个为什么》也不例外。
不同的是新版《十万个为什么》
的纸质书，只是整个工程的一个
阶段性产物。在互联网时代，我
们的目标是，以网络手段为依
托，将《十万个为什么》打造成一
个开放的、互动的知识体系。
《科学时报》：国家对科普

工作一直相当关注，但提高国
民的科学素养，却始终是一个
难题，也是目前摆在建设创新
型国家大目标下的一个挑战。
作为科普“头牌”读物，新版《十
万个为什么》能为这个目标做
些什么？

李远涛：你提的这个问题，
正是新版《十万个为什么》所肩
负的责任。

还是以微博为例，与公众形成交
流、互动，只是微博的第一步。随着关注
人数的不断增长，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把
微博做成一次科普事件，让公众都来关
注科普、关注科学，通过这种关注，激发
获取知识的热情。

除了微博外，我们还会寻找合作伙
伴，开发《十万个为什么》的电子游戏、
数字图书等多种形式的科普手段，探索
纸质书与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探索知
识传播的途径，并借此集合更多的力
量，探索中国科普观念、手段、形式的新
方向和途径———当然，这是一条漫长的
道路，不是靠一家出版社、一套图书的
力量可以完成的。

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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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说科学家说

读着“文革”版（第三版）《十万
个为什么》长大的科普工作者尹传
红坦言，这套名声很响的书对他后
来从事科技新闻工作和科普创作
影响并不大。当年他觉得更有趣、
更读得进去的是《动脑筋爷爷》，还
有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写的那
本只有区区 5万字的《十万个为什
么》。
谈起这个科普品牌，尹传红

说，我国很显然是借用了“老大哥”
的这个名字，并把它做大了，叫响
了。伊林那本《十万个为什么》初版
于 1929年，我国老一辈科普作家大
多读过，且深受其益。类同于“飞流
直下三千尺”，这“十万个”也并非
实数，在俄语中它用以形容数量之
多。伊林拿来做书名，是指还可以

对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物提出饶有
兴味的问题，进行有启发性的解释。
但据说这也并非伊林原创，它

最初出现在英国作家、1907年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鲁德亚德·
吉卜林的一句诗中：“五千个在哪
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
在尹传红看来，《十万个为什

么》这个好牌子的立身之本或者
“根”，就在“为什么”这个关键词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出“为什么”往
往要比回答“为什么”重要。值得注
意的是，为了激发青少年读者对科
学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新版
《十万个为什么》重新调整了编写思
路：不仅告诉读者某一个问题的答
案是什么，而且会在文末提出与之
相关的一个或几个“为什么”，给予

他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引导他们通
过提出疑问和思考分析找到答案。

据悉，为了顺应数字化挑战，新
版《十万个为什么》也将推出网络
版、手机版和微博版。针对纸质版
《十万个为什么》是不是过时了这个
问题，尹传红明确表示，置身电子信
息网络时代，我们在阅读、思考和学
习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引申开
说，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在牺牲
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能力？问题
的实质在于，媒介的形式和性质，往
往决定了它所给予人的思考空间，
并造就了思考程度的深浅。

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互联网
在改变阅读方式的同时，也使我们
的大脑悄悄发生变化，或者说，正在
重塑我们“浅薄”的思维模式。“融

多种不同类型信息于一屏的互联网
多媒体技术，鼓励我们蜻蜓点水般
地从多种信息来源中广泛采集碎片
化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内容
的碎片化，也进一步分散了我们的
注意力。”
尹传红认为，真正的“读书”恐

怕是不能替代的，读《十万个为什
么》这样一种成系统的套书更值得
鼓励。虽说印刷文字提供的只是最
为浓缩的信息，但对“实体书”的阅
读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共同
努力，有着无比丰富的想象空间。这
是任何其他交流形式都不能与之相
比的。对此美国科普巨匠阿西莫夫
有个妙喻：“读书要求你参与其中。
无论作为观众的乐趣再大，也比不
上你自己参加演出所获得的享受。”

“读书”不可替代
传播者说

新“十万”，我们翘首以待

日前，经过近三年的研究和准备，《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据介绍，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将由百余位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担任编委，数十位中国一流的科学家担纲分卷主编和副主编，同时还有一大批科普作家参与编写。从 2013年起，包括
360万字，5000余幅图片，共 18卷 16开本的全彩色图文本《十万个为什么》，以及黑白普及本、网络电子版等将陆续面世……

十万个为什么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第四版 第五版 第六版

？

如果让中国科学院研究生
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大光投票，
关于今天要不要再出《十万个
为什么》，他投下的一定是反对
票。
“中国人总是爱怀旧，以为

《十万个为什么》过去取得了辉
煌，今天就必然还会如此，以为
这种科学普及的方式在今天依
然适用。但实际上，《十万个为
什么》当年之所以能受到读者
那般追捧，是有极大的时代因
素在。”李大光说。
在《十万个为什么》初版的

1960 年，科学文化知识的匮
乏、信息渠道缺乏，远远满足不
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因此，《十万个为什么》

一面世，“读者便蜂拥而上”。
《十万个为什么》创造的销售奇迹为如今

很多人津津乐道，但李大光却认为这是一个
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就像当年 8个样
板戏走红一样，那时没有别的戏可看。而《十
万个为什么》则是文化枯竭时代的孤树一枝、

荒漠之花。”
“今天，我们既然决定要再出《十万个为

什么》，就不能陷在怀旧情绪里。要有新科学
的模式和手段。”
在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启动仪式

上，应邀参会的李大光发现新版依然循旧例
按数、理、化等的条块划分来撰写科学知识，
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方式。“失败在科学知识
没有作为一个体系存在，把科学的知识和方
法之间、方法和思想之间、思想和精神之间的
有机纽带割裂开了。如果我们了解一下美国
的‘2061计划’，就会发现美国的科学教育早
就把这些知识重新进行了组合。譬如生物学，
就把生物和它存在的环境放在了一起来介
绍。这些先进的理念，我们为什么不学习？”

李大光还希望新版更能体现时代特征，
展现最新的科学知识：“我们过去认为宇宙产
生于大爆炸，这已被证明。但今年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的发现却震动了宇宙学的基
础。我想这些都应该在书中有所体现。我们的
图书要更开放，即使是问答形式，也要给孩子
们思考、探索的余地。我们不要告诉孩子书上
的就是唯一的、正确的答案。而应该告诉他们
科学就是一个不断探求为什么的过程。”

别
再
怀
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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